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有一片位于黄海之滨的土地， 距离上海市中心约 300 公里。 那里是新上海农垦事业的发端， 肩负着维护上海秩序安全的重任， 也见证
着每一次重大司法体制改革， 是上海重要的飞地之一。 2014 年 6 月， 这片土地上有一所监狱正式挂牌， 标志着新征程的开始。

这所监狱就是上海市四岔河监狱， 或许有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但要是说出它的 “曾用名” ———上海农场， 恐怕有点年纪的上海人
无人不知。 说不定， 这片土地还承载着他们的青春记忆。

在距离监狱不远的社区至今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岗楼和 “草洋房”， 这些有年头的建筑默默诉说着老一辈们从无到有的开拓故事， 也注
视着后来者们续写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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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之滨，它承载几代人的青春
———上海市四岔河监狱的 “前世今生”

B7 大墙故事

四岔河监狱正在 “老岗楼” （下图）

的注视下书写新的篇章

记者 徐荔 摄

“献了青春献终生， 献了终生献子孙。”

这句话是许多农场人的 “口头禅”， 吴桂堂也

不例外。 在这片土地工作大半生的他看着年轻

一辈的成长， 很欣慰， 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

的模样。 时至今日， 他还记得第一次到农场的

情景和当时他的大队长。

“1984 年 11 月 25 日一大早， 我们一行

40 余人乘坐汽车从上海一路向北， 摆渡过了

长江， 经过近 12 个小时的颠簸， 才到了上海

农场。” 吴桂堂回忆。

年轻的吴桂堂第二天一早就忘却疲倦， 和

队友们投入了紧张的集训， 主要学习基本的管

理教育知识。 一个月后， 吴桂堂就被分配到原

上海市第一劳教所四大队。

那时农场的管教单位分布在远离四岔河场

部 15 公里左右的外围， 通往场部的是碎砂石

子路， 风一刮， 路面上就是沙尘浓浓。 吴桂堂

他们常常在队里两三个月才能到四岔河场部

“修整” 一次， 班车一天只有一次， 错过了就

只能步行， 或者乘牛车、 拖拉机……

管教工作不好做， 工作环境也不好， 吴桂

堂他们这些年轻人难免有打退堂鼓的心思。 但

吴桂堂当时所在大队的大队长， 让他坚定了好

好干的念头。

“我们的大队长是一位离休干部， 可每天

还是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同吃同住， 有时候为了

让我们休息， 他还主动值班。” 吴桂堂还有 2

年也即将退休了， 但说起老队长， 依然一脸钦

佩， “我也是在那时候感受到老一辈人的人格

魅力， 说到底， 我们都是为了上海的平安。”

年轻时受到的影响潜移默化在吴桂堂的骨

子里， 他默默传承着老一辈的奉献精神， 曾连

续 20 年没有回家吃年夜饭， 选择在 300 公里

之外守护更多人的团圆夜。

如今， 四岔河的年轻人也像当年的吴桂堂

一样， 从老一辈的身上看到、 学到这一份不灭

的精神。

魏家斌是 2017 年才到四岔河监狱工作的

新警， 目前负责监狱物流中心的工作。 物流中

心？ 难道监狱也有快递要派送吗？ 魏家斌解

释， 简单来说， 物流中心就是要对所有由车辆

运进监狱的东西进行安全检查， 包括服刑人员

的衣物、 日常生活所需品、 加工来料等， “哪

怕是一包泡面， 我们也不能放过。”

刀片、 硬币， 还有一个柿子……这是魏家

斌和搭档最近在安检中缴获的 “异物”， 这些

在大家看来寻常普通的东西对监管安全来说却

是极大威胁。 为了在各种各样的物品中找出这

些 “不起眼” 的东西， 魏家斌和搭档有时需要

目不转睛地盯着安检屏幕 2 个多小时， 比看一

部电影的时间还长。

其实， 比看安检屏幕更累的是摸索物流中

心的运作规则。 四岔河监狱物流中心去年 5 月

才成立， 接到全新的任务， 魏家斌有些懵。 但

“师承” 吴桂堂的魏家斌肯吃苦也愿意担当。

凭着一股认真劲， 他和搭档在短时间内摸索出

了一套符合实际的运作方法并投入实践， 经过

不断总结和调整， 目前运作良好。

“盯着安检屏幕看很累，” 魏家斌说了一

句大实话， “但是工作需要， 不能放松。” 他

年轻的脸上露出笑容。 这句实话， 这个笑容，

或许三十多年前的吴桂堂也曾拥有过。

这片土地早已不是当初的盐碱地， 当年在

这里垦荒的人也逐渐老去。 如今在这里的是一

所现代化文明监狱， 在这里履行职责的是监狱

民警。 一切都变了， 一切又都没有变， 比如一

代代年轻人对老一辈精神的传承， 比如他们肩

负的安全稳定重担……

“上海农场已经不只是一代人

的记忆了， 很多人虽然离开农场，

但感情还在 ， 有的还会带孩子回

来， 找找当年的影子。” 四岔河监

狱党委书记、 政委鲍家松在四岔河

监狱史料展览馆 （又叫上海农场场

史陈列馆） 介绍这片有 69 年历史

的土地时感慨。

四岔河监狱的前身上海农场建

场于 1950 年，地处江苏大丰东北部

黄海滩上，初衷是为教育、 安置游

民和犯人的劳动场所。 经当时的苏

北行署和苏北军区同意， 在台北县

（今大丰县） 划荒地 20 万亩， 组织

生产基地。 同年， 成立上海市人民

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 它曾经

是全国大型重点劳改生产单位之

一，是上海改造犯人，安置留场就业

人员的重要基地。

1950 年 3 月 ， 上海市民政 、

司法部门调集 200 多名干部作为建

设垦区的骨干队伍。 他们大多是解

放军指战员和随军南下的干部， 刚

放下背包又打起背包， 怀着共同信

念离开了上海， 来到黄海之滨投入

新的战斗。 根据史料记录， 在骨干

队伍的带领下 ， 7000 多名游民 、

流浪儿童 、 犯人分别乘火车 、 木

船， 经过 10 天左右的跋涉分批到

达兴化县暂住， 等待垦区造房。

7000 多人的庞大队伍分散在

方圆数十里的几十个村子里， 有的

人住草房，有的则住牛棚，带队干部

既要适应新的艰苦环境， 还要照顾

恳民（游民和犯人的统称），安定他

们的情绪。但其实，这些干部们自己

也一度难以适应， 他们和恳民一样

睡稻草铺，啃一样的冷馒头……

建场初期， 最困难的就是住房

问题。 第一任垦管局局长黄序周提

出了“造房第一”的原则，要求尽快建

立草顶房 2000 间，以解决游民和犯人

的住房问题，垦区建设由此拉开序幕。

后来的 “大丰” 名副其实， 但在

六十多年前 ， 那里只是一处盐碱荒

地， 芦苇丛生 、 沼泽遍布 ， 水质苦

涩， 人烟稀少， 整个大地被原始的寂

静笼罩。 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曾来这

里办过盐垦公司， 终因无力战胜这片

苦涩的荒地抱憾而去。

陆续进入垦区后， 干部住的是三

角棚， 就连局长黄序周也没有住进特

意为他盖的 “草洋房”。 白天， 干部

们和恳民一起造房垦荒， 晚上则在火

油灯下继续学习， 有时还要做犯人的

思想工作， 夜里还要值班巡逻。

“初进垦区这个原始荒滩，晚上睡

在三角棚的地铺上，会听到一片沙沙

声，起先以为是下雨了，听听又不像，

被子上好像也有什么东西在爬，点上

油灯一看，原来棚顶上、地上、铺上到

处爬满了螃蟹 ， 有的已经钻进了被

窝。 ”在监狱档案里，有老同志对上海

农场的最初记忆就是螃蟹和苦涩的

水，“海滩上的水都是海里漫进来的，

又咸又苦不能喝，只能喝牛塘水。 ”

所谓牛塘，原本是荒滩上的洼地，

下雨积存为塘。 牛在里面洗澡，水色

泥黄，有一股异味。 但是为了喝水，初

到垦区的干部只能在牛塘水里加明

矾，待泥沙沉淀水变清澈后再喝……

就是在这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

艰苦环境和坚守之下， 第一代上海农

场人根据当地土壤特性， 开挖水利，

种植棉花。 从 1950 年 3 月到 1952 年

8 月， 短短两年半时间里， 垦区干部

与恳民用铁锹、 扁担、 筐子和数百头

老牛开垦荒地 6.8 万余亩， 开挖水利

土方 228 万立方， 让沉睡的荒滩长出

了棉花， 成为全国高产棉场之一。

上海农场建场伊始， 主要承担游民

的安置任务， 从 1952 年开始， 它由收

容游民为主改变为承担罪犯改造任务为

主， 1983 年 1 月改称为上海市第一劳

动教养管理所。

2014 年 6 月 15 日， “上海市四岔

河监狱” 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经过一年

多的基础工程改造 ， 2015 年 10 月 19

日， 四岔河监狱顺利接收了首批服刑人

员， 这标志着四岔河监狱正式运转。

“虽然作为监狱， 我们是新的， 但

改造人的经历， 我们很长。” 四岔河监

狱党委副书记、 监狱长唐传贵介绍， 在

四岔河监狱有一块响当当的牌子———吴

桂堂工作室。 该工作室是致力于打造教

育转化 “顽危人员” 的创新型、 深挖犯

罪线索的攻坚型、 青年民警业务能力提

升的服务型团队。 2016 年荣获上海市

级 “劳模创新工作室” 称号。

工作室的领衔人吴桂堂更是个 “有

故事” 的人。

出生于 1961 年的吴桂堂曾是一名

武警战士 ， 1984 年转入两劳 （戒毒 ）

系统工作， 现任四岔河监狱副调研员。

工作 35 年来， 吴桂堂获得的荣誉不计

其数， 而最令他自豪的或许是 2000 年

4 月荣获的 “全国先进工作者” 称号，

那一年他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吴桂堂的这些荣誉都是靠实打实的

工作奠基的， 1998 年到 2001 年， 在没

有外部线索的情况下， 他通过在教育管

理工作中发现的细枝末节， 连续 4 年挖

出杀人、 抢劫、 强奸等重大案件， 简直

让监管场所成了 “第二 803”。

说起自己挖出的这些案件， 吴桂堂

用带着浓浓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说， “隐

瞒信息的犯人， 他们自己也很不安， 有

人会想逃跑， 有人再犯可能性很高， 对

场所安全、 社会稳定来说都是定时炸

弹。”

这些年， 吴桂堂和工作室成员一起

挖出不少犯罪线索， 但让他颇有感慨的

还是 2000 年的那次。 吴桂堂与使用假

名的潜逃重大杀人案犯江某经过 10 个

月斗智斗勇和心理攻防相持战， 终于让

江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交代了隐瞒的

杀人事实。

“他是个很活络的人， 可是一直没

有朋友、 家人联系他 ， 我就觉得不对

劲。” 吴桂堂谈起 19 年前的案件依然能

将其中的细节娓娓道来， “他说老家在

贵州， 可是他说不清贵州的情况。 后来

又说自己在其他地方长大， 但我听他口

音又不对。 所以我就天天找他谈， 发现

对不上的地方越来越多。”

江某是个 “老官司” 了， 但过去从

没有哪个民警像吴桂堂这样 “难缠 ”，

他曾 “调侃” 吴桂堂道： “你这个人怎

么这么执着？” 吴桂堂倒也坦然， 回答：

“这不是执着， 是职责。”

穿上这身警服， 就要对它负责。 吴

桂堂的想法和很多民警一样质朴。

“吴桂堂工作室”成立后，吴桂堂和

团队成员一起总结了不少工作经验，比

如深挖犯罪的“谈、控、甄、谋、破”五字工

作法， 转化 “顽危人员” 的工作方针等

等。 让年轻的监狱民警们通过学习提高

业务能力， 也逐渐能独自 “撑起一片

天”。

黄海滩上建成的大农场

“不是执着，是职责”

得到传承的青春与重担


